今日臺灣教會彌撒中的歌唱
陳琦玲

我的貧窮，教會的貧窮

一些不太熟識的朋友偶爾會說我是音樂家，真令人無言以對，無地自容。這是我的貧窮；不是音樂科班出身，有的只是一點鋼琴的基礎，參加過學校的合唱團、佳播聖咏團，以及近廿年在教會內彈、唱的經驗。這些朋友如此贊美，是因為在臺灣教會沒有接觸過真正所謂的「音樂家」，而我可能在彈唱出樂曲的音樂性外也表達了我的信仰，便「賺得」如此美名。教會之貧窮此其一。在讀國中時，本堂神父在我還不懂什麽是伴奏的時候，就邀請我在彌撒中彈琴，為了叫我不要害怕，神父說：「彈單音也可以。」教會中沒有音樂人材，即便是一個彈單音的伴奏也視為寶。教會之貧窮此其二。國中開始至今，不管所屬的是那個團體、那個堂區。那個會院，我還在繼續司琴。不是沒有人會彈琴，就是團體的擡愛、他人的「禮讓」。我幾乎沒有機會從聽別人的彈奏中學習。教會的貧窮此其三。廿年司琴的過程可以說完全憑著已有的鋼琴基礎自己去摸索，沒有人教風琴的踏板如何踩，電子琴的音色如何配，和聲伴奏如何進行……。一切靠自己的耳朵。對音樂的感覺。長期下來無法突破，教會內沒有管道去學習。沒有人可以請教。教會之貧窮此其四。

基於臺灣教會音樂上的這些貧窮，我選擇了這個題目。願有更多的人關心臺灣教會音樂之發展。廿七歲那年，曾有志於獻身教會音樂。詢問一位神長的意見，答覆是：「你已不是十七歲。」廿七歲才重頭開始，待學成已晚。然而有幾個十七歲的教友會意識到教會在這方面的貧窮呢？因此，本文願意就梵二禮儀憲章的精神及禮儀聖部對聖禮中的音樂所作的指示，基於個人的經驗、反省臺灣教會在彌撒中歌唱的情况，幷試著提出可行之道。在找尋資料時，神學院圖書館中文部分有關禮儀中的音樂之參考書，除上述《聖禮中的音樂》外只有二本；天主教李振邦神父的《宗教音樂》，及基督教易啓年牧師的《教會音樂事工》，可做為本文之參考。又再一次顯露出教會之貧窮，整個臺灣教會對此問題之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一、歌唱在彌撒中的角色與功能

歌唱在彌撒中是否必需？

臺灣天主教會普遍來說，在聖樂的推動上、在各種聚會、彌撒中的歌唱似乎不被看重，至少不如基督教會看重此事。最主要、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在彌撒中它不是必要的。只是點綴、裝飾品。就如同古代稱之為「聖禮的高貴女僕」①，彌撒沒有歌唱亦可照樣進行。否則亦無「誦念彌撒」一詞。然而音樂本是人類共通的語言、超越言語傳達人的情感，影響人的情緒。一首歌曲雖不諳詞意，亦可由其曲調、節奏感受其樂曲的精神、所流露的情感。而聖歌不僅是抒發情感，更是天主子民向造生我們的那一位敬拜、祈求、感恩、贊頌，引人歸向天鄉。唱聖歌正如同禮儀行動有其卓越地位。

「基督常與教會同在，尤其臨在於禮儀中」，「幾時教會在祈禱。歌頌，神也臨在其間。正如她所許諾的，那裡有二、三個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十八20）。所以一切禮儀行為因為是基督司祭，及其身體—一教會的工程，就是最卓越的神聖行為。教會的任何其他行為，都不能以同等名義和禮儀的效用相比。」②「在人間的禮儀中預嘗那天上的，參與那聖城耶路撒冷所舉行的禮儀。我們以旅人的身分向那裡奔發……偕同天朝全體軍旅，向上主歡唱光榮之曲，……直到她—一我們的生命出現，而我們也同她出現在光榮之中。」③禮儀幷非教會唯一的行動，「然則禮儀却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  」④「禮儀是信友汲取真正基督精神的首要泉源，所以，牧靈者在其全部牧靈活動中，必須以適當的教育方法，用心去追求。」⑤因此，一個真正重視禮儀的牧靈者，絕不會漠視聖歌在禮儀中的地位，而不予置理，即便她只是一個女僕。然而，一個宴會若無女僕之辛勞，絕不能使賓主盡歡。而裝飾品的吸引更是引人登堂入室，進入教會奧迹。因為「藉著禮儀，尤其在感恩聖祭中，履行我們得救的工程，……禮儀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達基督的奧迹，和真教會的純正本質，幷昭示給他人。」（6）

聖樂之於禮儀

人若懷感恩之心向上主獻祭，必然喜形於色。「有心安神樂的嗎？他應該歌頌。」（雅五13）聖保祿更指出，信友當「以聖咏、詩詞及屬神的歌曲，互相對談。」（弗五18）藉著「普世教會的音樂傳統，形成了超越其他藝術表現的無價之寶，尤其配合著言語的聖歌，更成為隆重禮儀的必須或組成要素。」（7）聖樂透過在敬禮中所有的服務作用，其目的為光榮天主、聖化教友。所以「聖樂越和禮儀密切結合、便越神聖，藉它能發揮祈禱的韵味、或培養和諧的情調、或增加禮儀的莊嚴性。特別是神聖的敬禮隆重地以歌唱舉行，有聖職人員參加幷有民衆參與，則禮儀行動便顯得更典雅。」（9）

聖歌是唱出來的祈禱。「在舉行禮儀時，最隆重、最歡樂的，是全體以歌咏來表示自己的信仰和熱情。」（10）聖熱羅尼莫說：「歌頌上主，不只以口，且當以心。」加西諾說：「歌頌上主，不可胡亂歌唱，天主不欲人刺傷其耳。」四因此一切禮儀自當誠於衷、形於外。「歌曲美妙，與夫禮儀美觀，在可能實行時，因可期望，然若剔除。變換或亂行其一部時，就違反禮儀的真正莊嚴性了。」的因此，聖樂雖在禮儀中有尊高的地位，仍需注意「嚴防聖樂中摻有任何不適於神聖敬禮，或能阻擾參禮信友舉心向主的事態發生。」（12）

二、聖歌在彌撒中的實際運用

A．何時演唱

在教會初期舉行的彌撒都是有歌唱伴從，普通稱為歌唱彌撒（Sung mass），或大彌撒（High mass），曲調簡易，近於朗誦。主祭和教友各有其歌唱部分，歌唱之文詞和彌撒語言都是希臘文。若主祭有五六品的輔佐，則稱為大禮彌撒或莊嚴彌撒（Sung mass）。直到三世紀中葉改用拉丁文後，才有與歌唱彌撒相對的朗誦彌撒（Reading mass）或稱小彌撒（Low mass）的出現回。但如今已無歌唱彌撒與朗誦彌撒嚴格的界分。彌撒中的任何部分，不論變化部分或固定部分，都可以唱、不唱，或零星地選唱；沒有非唱不可的經文，也無不可歌唱的部分。教會相信打消二者的界限，給予歌唱極大的空間，反而會更有效地促成教友自動自發的歌唱，以歌唱伴隨聖體和發動教友儘量參加歌唱為重要决策，視歌唱為禮儀本身隆重舉行的構成部分四。「為同民衆舉行彌撒，特別是在主日及慶節，在可能中，應以歌唱的方式為最佳，甚至同日內可有數次。」（15）

目前臺灣的堂區主日彌撒的歌唱情形大約可分三種：

1．只在進堂、奉獻。領主、出堂時選唱二、三首聖歌，多無精打彩，有氣無力。所唱的歌多半數十年如一日。用的就是那一個歌本，那幾首歌。這樣的堂區多已老化，教友人數稀少；本堂神父年歲已高，不求太多也不做太多。

2．有些青年學生在修女或傳教員或歌咏團領導下，先唱進堂咏、答唱咏、阿肋路亞……等變化部分歌曲以及垂憐曲。歡呼歌、羔羊贊等固定部分，再加上天主經，使得整個彌撒大有生氣，參與彌撒的教友也較多。這是比較普遍存在的現象。

3．更進一級，除教友歌唱外，主祭神父也加入歌唱部分，與信友應對幷唱出禱文。在歌唱方面引導彌撒進行，使得整個聖堂臺上台下打成一片，有問有答，有呼有應，顯得格外生動，是整個堂區生命力的最高表現。

彌撒的進行若能以歌唱造成輝煌的祈禱固然可喜，然而若不論固定部分（包括信經、光榮頌在內）及變化部分，主祭也以歌唱禱文…等，可能使禮儀過度冗長。又現代生活之繁忙，歌唱與否應考慮時間、場所。人數、禮儀慶節而做增减。要儘量鼓勵歌唱，但同時不致使禮儀過度冗長。這也正是教會除去歌唱彌撒之嚴格條件的目標。但若整台彌撒只唱一首歌，則「歡呼歌」（聖！聖！聖！……）應優先考慮。從頌謝詞中可知這首歌是天朝所有天使神聖與地上教會同聲歌頌，不停地歡呼：「聖！聖！聖！上主，萬軍的天主—…」理當强勁。有力、爆發性的高聲贊頌。若僅平淡地念過；在情感上相當不協調，不能銜接（16）。

B．誰來演唱

「舉行禮儀的真正秩序，……任何人無論司祭或信友應各按其位，依照事務本身的性質及禮儀的規定，擔任一份完整的職務。它也要求，任何部分和任何歌曲的意義，及其特有的性質，應妥善地加以注意（17）。雖然歌唱彌撒與朗誦彌撒已無嚴格界分，但依歌唱表現之重要性而分，則依序首先是：司鐸或助祭咏唱而教友應和部分，或由司鐸與教友共同歌唱部分。然後是其他信友或歌咏團所專屬部分（18）。

「幾時舉行禮儀，當歌咏時，尤其隆重禮儀或歌曲困難，或將由無綫電或電視轉播時，關於人選、最好選擇善於歌咏者。若不能獲得適當人選，而司鐸或助祭又不善於歌唱，可以高聲清晰誦讀，而不唱困難的部分，但不得只為司鐸或助祭的方便而行。」（19）

可見不論司鐸、助祭、信友、歌咏團，能歌唱、當歌唱者應儘量歌唱，「為使信友更喜歡、更有益地主動參加。」20「所謂彌撒常用歌，若是樂曲由幾部合唱，只要信友不完全被擯弃於歌唱之外，可照常例由歌咏團或聖歌隊與樂器配合而唱。」（21）借禮儀中一切歌唱由歌咏團包辦，信友只能聽而無開口的機會，頂多為聖咏團的附庸，偷偷嘗試加入主音部分。這是梵二前的作風，開倒車的做法，不合乎禮儀的精神。信友亦不當因聖咏團和聲優美而將自己高歌頌主的權力拱手，讓人專美於前，只願享耳福而不盡己力。

彌撒中誰來演唱？聖咏團？信友？若所有樂曲皆由信友與聖咏團齊唱，則聖咏團無存在之必要。幾種方式可以變化（22）：

1．齊唱：最簡便之唱法，任何無聖咏團的堂區亦可做到。全體信友齊唱主調，遇有詩節的部分可由領唱員獨唱，亦可由二位或多位信友領唱。

2．小節合唱：主調由全體信友齊唱，而由聖咏團合唱詩節部分。聖咏團團員一般而言有較高之歌唱興趣及能力，稍加分部練習，人數不多亦能唱出較單音齊唱更優美的聖歌。這是效果相當好而且容易做到的方式。

3．聲部合唱：全體教友齊唱主調而聖咏團以聲部伴唱，即在同一主調下加入各聲部的合唱，使聲響效果更飽滿。但應注意須在教友已熟悉主調後方可行，且預先告知教友或預先練習，否則會使教友吃驚，不敢繼續唱。聖咏團雖是伴唱，但仍應有人唱高音主調。否則只靠群衆，若只聞伴唱而失去主調則喧賓奪主，弄巧成拙。

4．中途合唱：非以和聲伴唱從頭到尾。注意歌詞是否有分段的痕迹，而加入伴奏式合唱，造成异樣的效果，使詞意更加突出，使信友更能領略聖歌意境，歌唱更為生動。

不拘那種唱法皆不可排除信友歌唱的地位，忽略其贊頌天主的權利。若合唱則要求指揮帶領，使得速度。節奏、音量能與群衆歌聲協調、合一。特別中途合唱有賴指揮豐富經驗，深究詞意及歌詞語氣段落，樂句單位，和弦的進行，以免支離破碎或不合情理的割裂。

C、如何演唱

為使禮儀有真正秩序，「首先應使那些本身需要歌唱的部分，實際以歌唱來表現，但其所用的種類和形式，則當依其性質的要求。」（23）故不同形式之聖歌能以不同方式演唱，加以變化可提高信友之注意力，更歡喜主動地參與禮儀。「歌曲可由領唱員或合唱團與教友交互歌唱，也可由教友或只由合唱團單獨演唱。」（24）實際上的安排應依歌曲的不同形式而定，一般而言有下列形式（25）：

1．贊美詩形式：多節文詞，同一曲調的循環。每節句數有四句、六句不等。各節字數則幾乎完全相等，以求適應同一曲調。此聖歌形式最為普遍。是第四世紀聖盎博自東方教會輸入西歐，也是普通民歌及藝術歌曲形式。此種聖歌演唱實際上會有的困難是；第一節唱的相當熟練，第二節因隔行對字看譜之苦就較不熟練，第三節以後就近乎絕響，常常只唱二段就停了，少有機會演唱。此種形式由教友齊唱或加上和聲伴奏或伴唱皆可。

2．答唱式：有一二樂句長度，簡短易學的「反覆調」加上數節變化較難的「插曲」（Couplet）。每節插曲完再重唱一次反覆調。此種ABACA的旋曲式為音樂史上最早的聖歌形式，教會初期已采用，是近代旋曲的鼻祖。反覆調可由教友擔任，插曲部分可由聖咏團作多部合唱、或領唱員獨唱加和聲伴奏進行。

3．對唱式：此為答唱式擴展變化而來，形成於第四世紀。有一相當於四樂句上下的「引曲」（Antifona）加上聖咏的一、二小節，之後再重唱引曲。引曲部分可由教友全體擔任；詩節由合唱團擔任。這種形式聖歌更為適用，除去贊美詩形式第一節後不易歌唱的困難，又避免答唱式中反覆調較為短小，信友無所表現之感。用於領主曲時因人數衆多可無限延長聖咏小節次數。

4．單節形式：詞與曲皆從頭到尾一氣呵成，是種較為自由的形式。無反覆調，無多節同調，無詩節或插曲的交互。可由信友齊唱，或由聖咏團加以同節奏的合唱。

5．短頌：簡短的富默想性歌詞，配以三、四個樂句，不斷重覆咏唱。廿世紀中葉開始於泰澤團體的祈禱歌咏，透過連綿不絕的歌聲令人回味無窮。避免歌曲中過多的言詞流於室悶，或歌曲弦律太多的變化而分散專注祈禱的精神。反覆咏唱非但不顯單調，且成為自然自發的歌咏。其形式有卡農曲、混聲合唱的贊美詩，及歡呼式的答唱咏。這些歌咏歌詞簡短，不必手持歌本，不斷咏唱成自然發自內心之祈禱，引入一段靜默時間，彌撒中在講道後、領聖體或謝聖體時都適於咏唱。近年來因有過泰譯經驗的弟兄姊妹在臺灣的推廣，深受參與過共融祈禱的人喜愛，值得繼續努力（26）。

D．選曲原則

彌撒中不論進堂咏、奉獻咏。領主咏……按各主日、各時節令原都有經教會批准的經文。但教會也准許以其他歌曲替代，只要這種歌曲與彌撒部分，與慶節相吻合（27）。

歌曲有曲調及歌詞，選擇全體信友唱的聖歌應以詞意為優先考慮，即視詞意是懺悔、祈求、贊頌、感恩……等。意向配合禮儀節慶：常年期、將臨期、聖誕期、四句期、復活期，或特別節日、堂慶、婚喪禮節而於彌撒進堂、奉獻、領主、出堂……等部分選合宜的聖歌（28）。選曲的適當可以不多解釋的幫助信友融入禮儀之內，舉心向上，進入聖事的奧秘。選曲除了與彌撒部分及慶節吻合之外，究竟唱什麽？相關的因素尚有取材的歌本、選曲的人、唱的人；信衆、聖咏團及司琴。甚至地點也要考慮，有的聖堂有不成文的規定：例如流行歌曲不許在聖堂內演唱。

負責選曲的人其對樂曲的品味自然影響樂曲的選唱，但應注意兩個原則：

首先是配合。選歌者不能避免的從其個人的鑒賞力出發，但也應考慮其他人有不同的喜好，不要使信衆老是陪著唱他所偏愛的幾首聖歌。從平常唱聖歌的音量及投入與否，可得知信衆的愛惡。若有禮儀小組一組人輪流或一起選歌，亦可避免此種情形。

其次是平衡。即積極的安排信衆唱各種不同風格、不同節奏的；熟悉的、生疏的；喜愛的、未學過的……等聖歌（29）。這樣能使信衆有機會學習新的聖歌。一回生。二回熟，在不經意中，經年下來也能學習不少，幷增加對各種形式、風格聖歌的接受度。避免總是唱一些固定的歌曲；如進堂是「普天地頌揚上主」，奉獻是「我的生命，吾主，獻給你」。不同的歌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信仰，歌曲的變化也能表達出信仰的活潑及敏銳。

但另一方面注意不要整台彌撒的曲子，都是生疏、未聽過、唱過的，使得信衆無從唱起。尤其是彌撒固定部分，屬全體信友唱的若只由一二人唱獨角戲，大大减低信衆的參與，應不予考慮。彌撒不是練唱時間，新的歌除非是聖咏團單獨唱，否則應事先練習。彌撒基本上不是個人的祈禱，需考慮團體的幅度，顧及歌咏者的能力而選擇聖歌面。

‧信友是在選曲上不能除去的因素，應考慮（31）：

‧信友對唱聖歌內在的喜好，外在熱烈的程度。

‧一般音域如何，能唱的最高音。最低音的限制。

‧歌唱時在音量上表現力如何？大小聲、强弱。

‧唱歌的速度傾向快或慢？

‧歌唱時注意力集中程度如何？要求變化可行嗎？

‧對歌詞或歌曲的反應傾向那一方？

‧學習新歌的反應如何？喜歡或冷淡？

‧對將聖歌唱的完美的意願如何？

‧對歌曲熟悉的程度如何？

‧對象是兒童、學生、成人或老年……？

凡此有關信友的因素都影響選曲的安排。而在學習新歌方面也要多方面配合；有新創作，有人出版，有人引介，有人願學習，有人教導。許多堂區只有一本歌本，數十年如一日，能唱的自然有限，也失去許多學習新歌的機會。近年來方濟會高征財神父作詞，連監堯先生所譜的歌曲，很受年輕一代的喜歡，是教會內一個新的希望。「為能聽到信友的歌聲，民衆化的宗教歌曲，亦應加意推行。」（32）盼有興趣及有能力的信衆多做嘗試及努力。

三、相關人員的配合

A．本堂主任

彌撒中與歌唱相關的人有司祭。信友，及領導信友歌唱的領唱員、歌咏團和伴奏。其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責任、職務，互相配合完善才能使所舉行的禮儀更為隆重莊嚴（33）。此外，「司祭及各級助祭者，在信友歌咏時，宜與全體信友同聲歌唱。」（34）「歌咏團的領導人與聖堂主任，當設法使信友，至少為他們更容易的部分踴躍參加歌唱。」（35）因此，神父不只是「做」彌撒，且更應積極投入高聲歌唱，身體力行，領導信友積極參與禮儀。因為「任何禮儀舉行之前，凡有關禮儀或牧職事務，或有關音樂的一切人員，都該在聖堂主任領導下，同心合地，預先實行練習。」（36）顯而易見，本堂主任地位之重要與崇高，一切人員都在他的領導下，一起同心合意地服務教會。

根據前面二A部分堂區彌撒中歌唱的情形，本堂主任對彌撒中的歌唱亦有三種不同的態度（37）：

1．傳統型：本堂神父緬懷過去，對已往之拉丁禮彌撒備為推崇，對於目前新的聖歌不以為然，拒絕禮儀革新，對於改革彌撒中的歌唱不鼓勵、不支持、不合作。彌撒中個人從不開口歌唱，不做任何推動聖樂的工作，也不請別人做，堂區教友理所當然的不敢妄動。

2．自由型：堂區主任對於推動聖樂的工作，認為自己做不來，不會推動、領導，任其自然發展。讓有興趣的教友、學生，自行組織聖咏團，學習新的聖歌等，個人則願意配合。

3根治型：本堂主任深深體認彌撒中歌咏的重要，領導信友於彌撒中高聲歌咏，積極推動，鼓勵他們組織聖咏團，提供場地、設備，經常給予指導，提供意見、靈修上的培育、禮儀的訓練，使信友們「內心外表，都能主動參與」，其個人「不僅以言語，且以榜樣領導自己的羊羔。」（38）

堂區是否能在彌撒中表現出活力與朝氣，本堂主任的推動、倡導，實為關鍵之所在。其個人是否重視禮儀中之歌咏，固然與其本身音樂之涵養及其表現有絕大關係，但神職人員在培育過程中是否接受良好禮儀訓練，實為幕後主導之因素。一堂區若有「根治型」的神職人員在積極倡導，實為可喜之事，但梵二之後，教友的時代，堂區應由功能性團體走出來，教友與神父不是屬下對長上，一切聽命行事，更該是父子關係。教友中有心之士，若意識到堂區不足之處，大可勇敢站出，以適當方法嘗試改變。若是成功，相信做父親的本堂司鐸亦樂見其成而不會加以阻撓才是（39）。

B．信友

梵二後，司祭轉向信友舉行彌撒，教友不應是坐在位子上「望」彌撒，念玫瑰經了。禮儀憲章特別强調信友之主動參與，「切望信友參與這奧迹時，不要像局外的啞吧觀衆，而是要他們藉著禮節和經文，深深體會奧迹，有意識地、虔誠地，主動參與神聖活動。」（40）教導所有信友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參與禮儀，因為這是禮儀本身的要求，也是基督信衆藉洗禮而獲得的權利和義務 他們原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獲救的民族」，「禮儀是信友汲取真正基督精神的首要泉源。」（41）信友可以有更積極的態度參與禮儀，而不是為「遵守法律」。這樣的參與「先當是內心的，即信友的心意該與所念所聽的完全適合，幷與天上的聖寵合作。亦當是外面的，即以身體的動作及姿態，歡呼、回應、歌唱表達其內心的參與。」即使在靜默中，在「聽助祭或歌咏團歌唱時，以內心參與致力舉心向上。」（42）非為禮儀之旁觀者，「反以內心的準備，更密切地與所舉行的奧迹相連系。」（43）

「在舉行禮儀時，最隆重、最歡樂的，是全體以歌咏來表示自己的信仰和熱情。因此，當依下列方式進行，以歌咏表示信友主動的參加：

a．特別包括歡呼，對司祭及助祭的問候，及禱文的回應、頌經句、聖咏、中句及歌曲。

b．以適當的教導及訓練，引導信友日益擴大甚且完整地參加屬於他們的部分。

c．若有些歌曲，尤其信友尚未受過訓練、或所用的樂調是由幾部合唱的，可獨由歌咏團負責，只要不阻礙信友所當唱的部分。假如固有或常用經文的歌曲，信友無份歌唱，全由聖咏團包辦這是不准許的。」（44）

既然信友無份歌唱是不准的，信友無權做局外的啞吧聽衆，而唱好聖歌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能力，學習。培育的過程不可免，適當的教導與訓練更不可缺。故「應該勤奮耐心地使全體信友學習聖歌，同時依其年齡、身分、生活狀况及宗教知識程度；由幼年小學時，即學習禮儀。」（45）然而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學習呢？聖咏團當是學習聖歌最理想之處，但不是所有的人有此能力及興趣。彌撒中聽聖咏團演唱，聽多了就學會了，這是一種自然學習。為一般信友，平常彌撒開始前，練習答唱式聖歌的反覆調，一二樂句，只需幾分鐘練習，就可以幫助全體在彌撒中高聲咏唱。若是贊美詩式的聖歌，為準備特別的慶節，也可邀請信友在彌撒後留下練習，通常十五分鐘左右，可以將主調練熟。若經常性的在彌撒後做簡短練唱，也能學習不少聖歌。若彌撒中要唱的歌能在彌撒前復習一下更好。只因工商社會又目前交通狀况難以掌握，如要求教友提早到聖堂，有實際上的困難。各堂區得視狀况，選擇適當時間練習，為使禮儀舉行更為隆重輝煌。自然和諧。

C．領唱

人人皆可唱，幷非人人唱得好。目前臺灣教會內音樂風氣幷不普遍，更不是每個堂區有聖咏團，或有組織聖咏團的條件。堂區內不一定能找到十幾個愛好歌唱、善於歌唱的教友，但總可以找到一、二名教友較有興趣或有這方面的專長。因此，「在信友中當特別訓練教友善會人員咏唱聖歌」，（46）「不能成立歌咏團時，至少當有一二名受過相當訓練的歌咏者；領唱簡單的聖歌使信友和唱，幷領導協助信友的參加。」（47）即使「在有聖咏團的聖堂中，亦該有這類歌咏者在聖咏團不能參加，而禮儀仍需隆重舉行時領唱聖歌。」

領唱員有特別的任務和角色，是重要、不可缺的。其身分有時幷不明顯由釋經員或司琴或司祭因要領導禮儀的進行，而成為當然的領唱員。此外，必要時可委派善於歌咏者在信友前領唱聖歌，對整個禮儀中的歌唱大有助益。領唱員的任務是（48）：

1、報明要唱的聖歌。即便已有清楚的標示牌仍有需要，因總會有人弄不清要唱那一首。領唱需在適當的時間提示信衆翻開歌本，甚至於指示該站或坐，使能動作一致，唱時整齊。

2、引導信友整齊的一同開始唱。領唱要與伴奏合作，維持信衆在適度的節拍中整齊的唱。用自己的聲音、適當的手勢，幫助大家把音唱准，且把握正確的節奏。

3．繼續每一節的起句整齊。在跳過一節或一段不唱時，應準確把握時間，提醒信友，下一節從那開始。儘量不中止或擾亂音樂的節拍。即在不間斷的音樂中，在下一句開始的前半秒到一秒中報出「第三段」之類的指示。

4．提醒易出錯的地方。有些歌曲結構特殊或唱法不清楚，按領唱對信友的瞭解可加以說明，避免唱錯。

5．臨時增减節數。領唱需注意禮儀的進行，視情况之需要增加或减少歌咏的節數。特別在進堂、奉獻、領聖體時。

6．特別的情况下，對將唱的聖歌說幾句話。適當的時候，點明所唱的聖歌與當日禮儀的主題有何關連，可以使信衆領悟聖歌更深的意義，唱出更多的情趣。

7．有些花樣變換避免單調。有些聖歌唱的節數多，可有些變換。如分別男聲唱、女聲唱，或是用哼的，不唱歌詞，讓信衆默思詞句，能助信友更深的祈禱。這些變換宜偶爾為之，不可濫用。

領唱員有這些重要任務，但也有其不該做的：

1．不求自己有所表現，只求信衆唱好聖歌。多數堂區唱歌速度偏慢，領唱員有意改進，但也不可不管什麽歌都催促信友趕快唱。歌曲速度當看本身要求，也要看唱者的能力調整。該慢的唱快，味道固然不對，該快的若趕不來，也只能勉强接受。為了整體和諧，避免紊亂。

2．領唱不是指揮。指揮演唱要靠手勢動作表達對歌曲的要求，而領唱只是引導大家在同一音調和節奏中一起唱。所以必要時在開始唱時給一個手勢。事實上，信衆若無足够的訓練，指揮為他們無意義。信衆若有明瞭指揮手勢的涵養，信衆唱的簡單的聖歌，根本也用不著指揮。

3．領唱不是演出音樂作品，不是音樂教室。領唱員尊重歌曲作者，願忠實地唱出其作品。然一般信衆非音樂人士，音樂表現難求精准。例如：四拍長音，唱不足時間，或切分音的重音不對，附點音符長短比例不對。這些可適時予以改進，但這些也都是小毛病，不要在彌撒中提出，練習的時間可說明改善。音樂作品演出要求忠實的詮釋，而信友唱聖歌，重要的是心靈誠實的頌禱咏唱。

D．聖咏團

聖家堂與聖心堂算是臺北市相當出名的聖堂。教友最喜歡去，許多教友不辭辛勞越區去參與彌撒。主要的原因是禮儀之美。無論是聖職人員或信友都將自己份內職務盡好。另外，二個堂區的聖咏團更是功不可沒。聖咏團的歌聲讓教友感到很有氣氛之外，也幫助信友參與禮儀，贊頌天主。「對於禮儀的職務，當特別提及聖歌隊及聖咏團。它們的任務，由於大公會議關於禮儀改革的規定，更為重要，更有分量。因為它們的任務在於依照歌曲不同的種類，相稱地完成專屬自己的部分，幷幫助信友主動參與歌唱。」為此：

a．特在主教座堂、其他大堂、修院及修會學院，當創立幷發展聖歌隊或聖咏團。

b．在小堂內亦宜設立小歌咏團（49）。

這樣的訓示迄今已廿五年，但在臺灣教會有聖咏團的堂區有幾？聖咏團要能不斷、持續地發展更是不易。許多堂區聖咏團幷非經常性組織，時存時亡。端賴有無有志之士積極推動，雖有關禮儀音樂的一切人員都該在堂區主任領導下實行，但本堂常礙於堂務繁重，管不了許多，任其自生自滅，一旦主要團員有人遷徙或出外求學…等原因離開，則自動終止。

教會音樂與西方音樂關係之深厚，實因「在大殿、主教座堂、隱修院及其他大堂所有的聖歌隊，歷代以來保護培育珍貴的音樂寶藏，贏得了極大的贊譽。」（50）任何學習音樂的人不能不探索教會音樂。然而教會的珍貴寶藏漸漸只成為音樂會上供演出欣賞的作品，而不是在信友的禮儀生活中傳揚。慢慢一切原有的音樂寶藏終將失去。沒有聖咏團信友亦無機會體會、學習、欣賞、贊嘆、保存、傳揚教會歷代珍貴的音樂寶藏。

臺灣教會長久以來慣於只看簡譜，更是使信友的音樂素養大為降低。相對之下，聖咏團有更深的責任，提升教會內的音樂教育。因此，「在修道院。在男修會的初學院或書院，以及其他教會機構與學校，應該重視教育與實習。為實行這種教育，要注意培養教導聖樂的師資。再者，切盼按照時宜，設立高等聖樂學院。音樂家、歌唱者，尤其是兒童，也應給予純正的禮儀訓練。」（50）在這方面，臺灣教會應該承認我們與此相距甚遠。我們沒有聖樂學院，聖樂師資亦寥寥無幾（其實教友中有不少音樂家）。神學院中有關聖樂的教導也在相當邊緣的位置，偶爾才有一堂課。反觀基督教會許多神學院都有專門的音樂科系，為培育音樂事工人員。各個教會、聚會所中各年齡階層所組的詩班，更是不可勝數。信友們隨時可開口混聲合唱，令人稱羨不已。

聖咏團的組織，「依照通俗及環境，可由男人、兒童，或單由男人，或單由兒童，或由男人及女人，而且必要時，可單由女人組織而成。」（52）各種人員的組成配合，多樣、自由，從年少到年老都無限制。是每個堂區都適宜推動的組織。它的培育「除音樂訓練外，亦應於禮儀與神修方面加以訓練，使能善盡禮儀職務；不但加增聖禮的隆重，給信友以善表，且使團員自身獲得神益。」（53）然而這些訓練幷非每個堂區有能力做到，「則教區、全國、國際，特別已由聖座批准及屢受推薦的聖樂協會，都當提供協助。」（54）近日，聖樂委員會在靜山舉辦聖咏團師資培訓營，可說是臺灣教會在聖樂事工上邁進一大步。

許多本堂主任幷不看重聖咏團的設立，實因對聖咏團之功能缺乏瞭解。聖咏團除了保護教會珍貴的音樂寶藏，也是發掘、培養教會音樂人材的搖籃，提供聖樂創作的空間，發展聖樂的新形式。在一般的彌撒中，聖咏團負責演唱比較困難的合唱曲，幷領導、扶持全體信友的歌唱，有助於禮儀的氣氛與隆重和諧之美。除了與聖樂直接相關的功能之外，其他的效果：1．培養教友的使命感。在參與禮儀中履行其天主兒女司祭、先知、君王的職務。2．提供堂區信友彼此友愛、合作、共融的機會。3．因所受的禮儀訓練及在聖歌學習的過程中，因歌詞出自聖經或出自信仰反省，受其潜移默化，有助靈修成長。更是培育熱心教友，教會中堅最有力之方法。

E．伴奏

樂器在舉行聖禮時，合宜的演奏或伴奏，「它的音韵能給教會禮儀增加美妙的光輝，也能提舉心靈向往天堂與天上事物……能切實幫助信友的熱心。」（55）彌撒「在開始時，司祭到祭台以前，在奉獻時，領聖體時及彌撒完畢時，可以獨奏。」（56）但基本上器奏主要功能是「用以支持歌唱，使大家易於隨唱，幷使集會更為統一；但它的音量不可遮住歌聲，致使不易聽清歌詞；司祭或助祭，因自己的職務，高聲朗誦時，樂器應該停止。」（57）因此伴奏的任務可分二點說明：（58）

1．消極使命：烘托而不淹沒。以歌聲為主，樂器為副，需視歌聲的集體音量和音樂表情之需要，加以適度扶持歌唱者、信友或歌咏團。不可濫用巨響而淹沒歌聲，使人無法聽清歌詞，理解詞意。樂器聲與歌聲比例可以是2：3，即器樂聲占總音量2／5，歌聲占3／5。

2．積極使命：領導與推動。特別在信友齊唱，無人指揮也無人領唱時，伴奏更是實際上能否唱得好的重要關鍵。歌曲的開始和每個樂句的再起頭，都需要伴奏音響的提前出現，以領導推動全體的歌唱，使會衆不得不一齊開始。雖只是千分之一的提前差別，都能給予歌唱者絕對的信心與把握，而歌唱中途當與歌聲吻合，不可提前或落後。歌曲的情感，高潮起伏更有賴於伴奏在音量上、强弱上引導和造勢。

伴奏如何幫助信衆或歌咏團達成其在彌撒中的任務（59）：

1．給一個明晰的起音。特別是熟悉的彌撒常用歌，給一個音，佐以確定調性的和弦就够了。或一個樂句的前奏，停止的位置應注意，不可結束在有轉調意味的終結上，擾亂咏唱者的聽覺。

2．以導奏將信衆導入那首歌的節拍與速度中。伴奏與領唱共同幫助信衆有整齊的開始。導奏在彈奏時，節拍快慢應均勻貫徹一致，使信衆清楚知道演唱的正確速度與節奏。

3．藉導奏幫助咏唱者記起歌曲的曲調。對於較不熟悉的歌，彈奏開頭的句子比用結束句的幫助更大些。如果是十分生疏的歌，應彈完全曲。

4維持唱者在平穩均勻的節拍中歌咏。這工作自導奏已開始，導奏的節拍應與唱的時候相同，即是以導奏暗示速度。

5．用琴音助唱者把音唱准。必要時可用八度音彈奏，給予清楚的提示。

6．助唱者把握正確的節奏。特別是在長音和空拍之處，可用加口音或加和弦的方法，使信友無法搶拍。

7．移調彈奏。有些聖歌是為聖咏團寫的；為一般信友則無法唱既高且長的音。考慮信友的音域做適當的轉調。

8．藉所彈器樂且富音樂的內客，助咏唱者進入歌曲的境界。從導奏起即清楚提示節奏。速度、樂曲的情感。風格；柔美。恬靜、宏偉、莊嚴、輕快……等。樂曲的進行中幷彈出音樂的流動性。

伴奏因其重要角色，伴奏得當，在不知不覺中給予莫大便利與協助，若不能稱職，相對的也會使信友無所適從，不知從何唱起。然而，一個好的伴奏，絕不是有一些演奏技巧即可擔任；更非一蹴可及。伴奏的素養應「徹底認識禮儀精神，即便臨時演奏，能够依照聖禮每一部分的真正性質飾以光輝，協助信友參加。」（60）極高的音樂感受力，豐富的臨場經驗，和深度的表達才華，這些能引導歌曲演唱進入更高的境界。但更重要的是謙虛、順應、友愛、協助、容忍的美德和祈禱精神。伴奏畢竟要配合信衆的實况，一方面有足够的技巧應付各樣曲調之彈奏方式，但另一方面，也要接納信衆專業性。更非完美的演唱者，要引導。推動信衆歌唱，只有靠耳音的敏感，不停的觀察。衡量與醒覺才能盡好伴奏的職責。

今日的挑戰，明日的希望

走筆至此，有些是我們做到的。體驗過的，也有尚未達成待努力的。但一切應從個人，自己的團體、堂區開始。本文只做粗略的探討，聖咏團的組織、領導、音樂指導。指揮及一切有關音樂人員之培育問題，都有待深入探討。走一趟二月中旬在耕莘文教舉辦「心靈的饗宴」即可輕易的發現，基督教弟兄在這方面的投入。音樂方面的出版品，不論是國人的創作或國外進口的歌譜帶、CD、錄影帶的發行，都遠超過我們。且不談我們要「急起直追」，因為這本不是競賽，而在於基本心態之不同。基督教會聖樂上面的各種努力視為一種「事工」，是對神的侍奉，是份責任，幷在其中得到喜樂和滿足。同為基督內弟兄的我們，也分享他們的成果。近年來我們有些歌本收錄了許多好聽的、流行的聖歌，都是他們的作品。但我們絕不可以此自滿，認為有人做就好了。每個人要唱出他自己的歌，每個人要唱出自己對主的贊頌，每個團體有對天主救恩特有的體驗，我們要頌揚上主的奇妙作為。

彌撒中全體信友的歌唱可使禮儀顯得隆重、莊嚴。歡樂…禮儀是團體性主體生命的表達及實現。問題在於團體性的生命如何表達出來？在團體內的每一個人又是如何經驗這個團體性的生命，現在是教友的時代，教友已經沒有理由坐著等待「上級指示」我們在音樂上有專才的神職人員不多，李振邦神父已在天上，劉志明神父孤掌難嗚。更何况音樂事工更不是一二人所能推動。我們需要意識的覺醒及建立培育的管道。意識的覺醒是根本信仰的事。如果信仰是活的，生命是活的，不能不有所表達。如果聖神在我心，我必然像達味王般唱歌跳舞。

臺灣現有很高的生活水準，許多的教友有音樂方面的專門訓練。一旦他們有教會意識、成熟的信仰，都有可能獻身教會音樂。建立培育管道，讓他們的潜能得以實現。目前我們臺灣沒有聖樂學院，但在輔大有音樂系可以設立聖樂組。或是借重基督教在這方面的資源；神學院與臺灣神學院的音樂系合作，這或許也能是合一運動具體可行之方式。讓我們在同一的信仰內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歌聲，贊頌同一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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